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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诗笺 诗中镜诗中镜，，镜中诗镜中诗：：镜像里的自我与世界镜像里的自我与世界
□汪天艾

又一次，身体，你割伤我，
我凝视你，触碰你，
我的身体，最暗的光线，
今天你照不出任何人：
那个被罕见光线确认的身体
如果镜子的渴望能拥有它

（可是凝望并衰老的镜子和
逃走的身体要怎么满足彼此？）

另一面镜子探寻你，夜深星远，
今天你的身体缺席：
从你损耗的光背面，
你不想毁坏，
身体或者几乎永恒的镜子。

（你的影像，这个幽灵，
拒绝支撑它的现实，拒绝世界，
而在这无知的身份里，
生命模拟出的人，都相似。）

空镜子

□【西班牙】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

从2014年圣诞季到2015年复活节，西班牙马德
里举办了持续四个月的大型宗教画展，取名“依照
祂的形象”（A su imagen）。展览名典出《圣经·旧约》
创世纪书开篇第一章所载“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
人”。如果跳出宗教框架来看待这句话，“镜像”这个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呼之欲出。而且，
相比宗教画因为人是神的镜像而竭尽“美”之能事，
诗中镜像并不总是美的：这里的镜子可以预言未
来，展现最赤裸的欲望，充当通往另一个奇境的大
门，镜像不仅有显现身份的能力，还是连接更广阔
精神世界的通道。

丁尼生在《夏洛特女士》中描绘了一个只能透
过镜子看外面世界的主人公。毕肖普戏取丁尼生的
诗意创造了一位夏洛特先生，只有半边身子，必须
把身体探进镜子里与自己的镜像互相补充才能完
整。这种古老的镜像传统首先突出的是如何对待自
我的命题。无论是如那喀索斯一般爱上自己的倒影
自赏过度化身水仙，还是像西班牙黄金世纪伟大诗
人加尔西拉索《第二牧歌》中的人物阿尔巴尼奥那
样，在泉边哀叹自己被心上人拒绝的时候以为水中
倒影是自己需要与之争斗的“别人”，打斗中差点溺
亡，都展现出人与自我的直接对峙中，“认识自己”
是最困难的事。

尽管镜像是完全的复制，当一个人成为自己镜
像的观察者，诗人们常常看见不同于自己的存在。
比如西班牙战后“五零年代”代表诗人何塞·安赫
尔·巴伦特看着镜子里如此遥远的自己的脸，甚至
不禁伸手去触碰自己的太阳穴，发现那里还跳动着
活人的生命，可是镜子里却是一张“孩子的脸”，是

“没有长大的愚蠢天使”，每一次抬头都看见同一张
孩童的脸。而当一个人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也有
人因此失去对自己的一部分认知，比如失明后的博
尔赫斯在诗歌《一个盲人》中用手探寻镜子的轮廓，

“不知道哪张脸望着我”，尽管有盲眼弥尔顿带来的
勇敢慰藉，还是不禁遗憾“假如我能看见我的脸，/我
会知道这个奇怪的下午我是谁”。镜子里陌生的自
己可能是过去，是未来，是最赤裸的欲望，可能是博
尔赫斯努力不去在意的“虚浮表面”，也可能是道连
格雷无损外在之下早早衰老的灵魂。

如同被凝视过久的深渊回以凝视，在一些诗人
笔下，被长久凝视的镜子也正冷冷回望镜前的人，

比如与巴伦特同代的诗人安赫尔·冈萨雷斯曾在
《脸是镜子的镜子》中写道：“镜子索然凝视我的脸，
冷冷地，/确信/它是它，而我是它的情节。”这种辩证
的审视给了镜子意象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人与镜
子里的人影，谁是谁的镜像？谁是谁的模仿？“五零
年代”诗人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写过一组用西班
牙南方城市与镜子组合做诗题的作品。《埃尔加的
镜子》中，“我”迟到很久才到达一座寂静无声的房
子，里面一面镜子反射出让“我”惊奇的瞬间：“好像
我看见的只是：模仿那个看向它/却什么都没看见的
模仿者。”人的一举一动，镜像亦步亦趋，可是人的
一举一动又何尝完全由自主意识控制，何尝完全能
被自己理解？如果人也只是自己的模仿者，那么镜
像则成为对模仿者的再模仿。而在《塞维利亚的镜
子》中，诗人看见的镜像不止模仿了自己的外表，还
有自己灵魂的空洞：“我看见的画面/不只反射出
我，/就是我自己：一个存在，/却没活着的显影”。

那么当镜像能够洞彻灵魂，不禁令人思考镜子
是否有自我意识？镜子的背后是否有另一个人？有
一部西班牙电影讲述女人误将自己锁进梳妆镜背
后的防空密室，补给充足却无力呼救，只能透过孔
洞看见爱人在自己消失之后继续生活，开始新的恋
情。每一天当爱人照镜子的时候，镜子背后都是这
个女人的脸。何塞·安赫尔·巴伦特也曾感觉到镜子
里的脸显露出“失声的惊恐”，仿佛有人被关在镜子
背后的狭窄空间，戴着“这张不属于任何人的面具”
看着“我”，而这面具，其实长着“我”的样子。这是又
一重“不识于我”，镜子里的自我，长着世上最熟悉
的一张脸，却是世上最不熟悉的灵魂，仿佛只是一
张面具、一层伪装。此时镜像里陌生的自己不再是
对自我形象的提示，而成为另一个独立存在的个
体，成为让“我”不孤独的假象。如同乌拉圭作家爱
德华多·加莱亚诺讲过的一个故事：在巴塞罗那的
林荫大道上，卖小鸟的店铺会给只关一只鸟的笼子
装上镜子，让小鸟不知道自己是独自关在里面的。
在纽约，深夜的时候有男人独自在吧台上喝酒，一
整排酒瓶后面有一面镜子，而独自喝酒的人可能会
把杯子扔过去，镜子碎片飞溅。

当镜子碎成片，每一片里都有一副重影，无限
复制的影像限制在不规则的尖锐形状里，大多有直
观的疼痛感。有时候，诗人在碎片里看见自己破碎

的脸，仿佛生命也无法重新黏合。布里内斯走进房
间，看见镜子的碎片里自己已经成型的生命，无声
无息的画面，让曾经为镜面镶边的金属锡都惊奇。
碎镜子里的画面让他感觉自己已被宣判无效，每一
块碎片不同的角度，始终没有完整的图景，又或者
生命本身也早已裂痕重重。有时候，诗人在碎片里
看见“你的脸”，那个触不到的人，“光芒四射，漫不
经心”。罗萨莱斯笔下，每当镜子上的雾气散去，里
面永远出现同一个人的脸，“而活着不过是一面淌
血的镜子，每一天被震碎，当我穿过它去看你”。穿
越镜子的过程，每一次都徒增伤口，但是诗人知道
所有深刻的东西必然都疼痛。这种穿越将镜子变成
一道实体的分割线。何塞·奥古斯丁·戈伊蒂索罗笔
下的男人和爱人站在镜子两边，成为对方的观众，
一起跨到另一边，跨过“年岁与失望的生命”，望着
金属边缘里定格的两人，仿佛被钉在油画里，“阿波
罗和达芙妮：她变成树，/他抓住自己的爱”。吉尔·
德·别德马也将镜子视为分隔生死的标志，曾以《穿
过镜子》为题纪念自杀的诗人加布里埃尔·菲拉特。

17 世纪马德里学派创作过一幅由二十余幅小
张油画组合而成的作品，题为《生死镜》，每一幅小
张象征一面镜子，照出生前罪孽与死后审判，环绕
镜面的是一句教化箴言，比如两个小鬼举着一面镜
子让穿着华丽的贵妇对镜梳妆，镜子里显露出的却
是骷髅的模样，旁边写着“镜中死人证明，过分在意
肉身的人对灵魂太过大意”。另一幅则描绘了一位
临终者努力照着镜子，旁边写着“如果你看这面镜
子，看仔细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未来”。我们的诗人
似乎也都在努力看清楚镜子里的东西，想看到的却
不一定是未来。回到镜像的初始，在出现镜子之前，
最自然的镜像来自水面，水中倒影不仅有自身的影
像，还有整个世界，仿佛以头倒立的策兰看见的“天
空是下面的一个深渊”。毕肖普幻想过一个“左总是
右，影子总是身体，海很深，天堂很浅”的颠倒世界，
最终只是想说，在那个颠倒的世界，“而你爱我”。戈
伊蒂索罗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梦：“从前有只/善良小
狼/被所有羔羊/欺负虐伤。//另外还有/坏心王子/
优雅巫婆/和正直海贼。//所有这些/都曾发生。/当
我梦见/一个颠倒的世界。”从直面自我到观察世
界，镜像里不仅有自己，还有一个颠倒的世界；诗
中镜像，在自我与世界之间穿梭。

责任编辑：王 杨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外国文艺

文学想象：从生态批评到环境正义
□朱振武

时间是一面镜子有不同影像
在尽头发光像妄自的火燃烧
直到被烟雾驱散，
然后
永远发生同样的事：
你的脸出现，而我知道为了见你
我必须踏上漫长旅途从我的眼睛到达你的
消弭距离、警告和死亡，
毕竟我只能穿过一面镜子看见你
玻璃在我穿过时破碎，
每一片都是一个伤口，
而活着不过是一面淌血的镜子
每一天被震碎，当我穿过它去看你。
没有解法，
没有故意的钥匙，
打碎镜子的时候影像复制
每一个里都有你，像你那样：
光芒四射又漫不经心，
但是我无法见你，

我看不到你，
因为我的眼底留下一点烟雾。

这是我的故事，
因为那烟雾用我的名字叫我，
讲我自己的语言，
让我知道所有深刻的都疼痛，
必然与烟雾相关，
用手拭去，空气里留下一缕，
但这并不容易，许多遍后
你可能血色尽褪，
仿佛从一面解冻的镜子里看着自己；
因此万物诞生的时候
我们生活在一起，只要你去碰，
它们就逐渐变真实，
你的
赋税，因为我那么爱你，
以至我的眼睛在望见你时淌血，
仿佛所有维系我们的只是一场告别。

镜 子

□【西班牙】路易斯·罗萨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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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与马修·博蒙特围绕文艺批

评家的任务展开的对话集《批评家的任务》是伊

格尔顿文艺思想发展的完整呈现，系统地勾勒

了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既有文艺思

想的逐步成熟，也有文艺思想的蜕变扬弃。伊格

尔顿没有回避过去不成熟的思想，而是在梳理

时坦承了思想变化的原因，这比单纯的思想史

家的梳理和总结更能激发人的思想活力。对他

的批评——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伊格尔顿都

有回应，在回应中，伊格尔顿既有捍卫和批驳，

也有反省和修正。这种回应既是对真理的追求，

也是对批评的尊重。

伊格尔顿在思想上颇有胆识。这种胆识不

仅表现在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上，而且表现

在他坚决抵制时尚上。伊格尔顿在青年时代选

择被淡忘的爱德华·卡彭特作为研究对象，挖掘

出了卡彭特“为了解整个 19世纪末的反主流文

化提供了令人惊讶的途径”。伊格尔顿认为，如

果说历史上较次要的人物能凭借其不起眼、边

缘化却又是万事通的角色成为典型，那么卡彭

特便是其中的一员。1920年，人们把萧伯纳和卡

彭特称为工人运动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代人

过后，人们却只提萧伯纳了。那么卡彭特为何不

再被提及了呢？可能是因为他应当完全地属于

逝去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就被淡忘

了。直到几十年后同性恋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产

生，他才被重新提起。卡彭特在文化史上的命运

再次证明，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会轻易被遗忘。对

于真正的思想家，即使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甚至

被遗忘，也终有重新走到中心的一天。

伊格尔顿与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理论家包

括威廉斯、维特根斯坦、卢卡奇、戈德曼、本雅

明、阿尔都塞、福柯、阿多诺、拉康、詹姆逊和齐

泽克都曾进行了思想交锋。他既不讳言有些理论家对他的影响，也不回避

他与这些理论家的分歧。他坦承在悲剧研究上曾受到雷蒙德·威廉斯悲剧

理论的影响，有些影响是在文献中看不到的，如果伊格尔顿沉默不语，后

人恐怕就无从知晓。同时，伊格尔顿也深入辨别了他与这些理论家的分

歧。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与雷蒙德·威廉斯在悲剧上的不同看法。在雷蒙德·

威廉斯看来，“悲剧既是常见的又能够被超越”。而伊格尔顿则认为，“悲剧

的确很普遍，但倘若人性没法超越自身，那么悲剧也不能被超越，换句话

说，不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形式就可以的。并且，要是做不到人性的

超越，那悲剧永远都会在这里。”只要我们是历史动物，我们就不可能完全

超越悲剧。

伊格尔顿虽然打算发展一种唯物主义的接受理论，但却没有完成。特

里·伊格尔顿虽然觉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理论方法的随意收编的做法太

过乏味，不足取，但却很难知道如何抵制这种乏味的做法而又不至于陷入

对立的错误。伊格尔顿没有涉足酷儿理论，他对这种酷儿理论不是很感兴

趣，一直与这方面的理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克拉里莎被强暴》中，他

表示，“我谈论的性别思想多是从精神分析的层面展开分析的，超过了从

政治层面进行分析。这个局限，我应该改正。”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唯物主

义与传统的艺术社会学在理论上的区别一直以来都不是很明确，他也没

有答案。他虽然是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专家，但是，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兴

趣是“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历史方面的”。伊格尔顿没有在历史

方面下多少功夫，因为“我不能同时处理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虽然历史

领域的研究我也能胜任。这个工作还有待完成。”伊格尔顿在理论专著《甜

蜜的暴力》中发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但到现在仍然没有马克

思主义的喜剧理论，伊格尔顿认为，“我一直有兴趣多写些喜剧方面的东

西，但我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喜剧理论这方面来做特别的思考。”“我一直

对荒诞喜剧很有兴趣，一方面因为贝克特，一方面因为王尔德，还有一方

面是因为爱尔兰的一种普遍的揭穿真相的艺术。”悲喜剧在爱尔兰是一种

传统。伊格尔顿在悲喜剧上有创作实践，但却没有形成理论。伊格尔顿的

缺憾也许正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的用武之地。

理 论

哈佛大学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的著作《环境

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认为“环境的”比“生

态的”更能体现当前环境问题的状态，而且更好地捕捉到

了文学-环境研究的跨学科焦点，所以更倾向于环境批评

而非生态批评。他认为，生态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批

评模式和认知上的诸多局限，而环境批评深入到文学想

象引发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根源，更加重视环

境批评理论的建构，更加注重发掘环境文本的社会正义

和功用价值，其核心理念是挖掘文学想象在改变环境和

认知环境方面的潜在价值，其愿景是观照从本土到全球

的跨文化地方想象以及弱势边缘群体的文学正义诉求。

生态批评的短板与环境批评的提出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潮的高涨和环境危机的日益

严峻，有着深远思想文化根基的环境批评日益引起文学

研究界的重视。美国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生态批

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默菲、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

一斯洛维克和布依尔、英国“绿色研究”奠基人乔纳森·贝

特、中国学者鲁枢元、王诺、曾繁仁等都从生态视角解读

和阐释文学，但这些声音在文学批评领域依然被边缘化，

尚缺乏一整套理论预设、基本原则和批评程序。

生态批评者在早期多注重研究自然写作和自然诗歌，

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然而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发

展，这种过分反理论的倾向就显得捉襟见肘，环境批评也

就应运而生。当然，环境批评也仍然需要建构自足的系统

化理论来消除非议和偏见，进入主流批评。不仅如此，作为

极具实践精神的运动，环境批评应致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

会效果，劳伦斯·布依尔认为：“环境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

鼓励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

性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所栖居的生物圈的

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

的印记。”也就是通过对文化表现进行学术分析，来发掘

有力表述环境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样式。对同一自然物体，

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会表露出不同的情感，

而文学文本则记载了这些人类思维活动。环境意识就隐含

在这些文本之内，并指向超越文本的现实领域。比如树的

意象，在华兹华斯的文学想象中就与梭罗的迥异，这是与

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无意识、文化价值等息息相关的。因

此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文本外世界

之间的联系对于环境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文本本身以特

定的体裁和风格再现社会历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

重新审视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和环境意识，同时还要重视

体现这种意识的承载体——文学样式。

环境诗、环境戏剧和环境科幻小说就常被忽略，但这

些文学文本却隐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斯坦

福大学学者安格斯·弗莱彻认为，诗不仅表明或暗示环境

是其主题意义的一部分，而且将读者引入诗歌所营造的

意境。此时读者并非简单认同文本世界，而是与环境融为

一体，世界就此被诗人重新构建，弥尔顿、但丁和惠特曼

就是在诗歌中抒发热爱自然和构想美好世界的情怀。易

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被奉为生态戏剧的经典作品，而

英国的卡里尔·丘吉尔、美国的罗伯特·希恩肯等剧作家

的作品也都体现了浓厚的生态思想。未来生态戏剧发展

应将生态问题置于戏剧主题或情节的中心，赋予土地以

声音或“性格”，探讨人与地方和文化与自然间的联系，在

舞台布景和表演场地等方面努力构建人与地方的浑然一

体，尝试克服自然纯粹作为舞台背景的缺憾，弥合舞台上

自然与文化割裂的现象，以及审视环境非正义问题等。与

环境诗和环境戏剧一样，科幻小说也一直备受冷落，但人

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文体特有的人文关怀与生态理念

的契合所产生的意义。此外，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领域

的绿色现象也值得关注，其蕴含的环境意识有待发掘和

研究。

地方想象的重启与环境意识的强化

文化植根于地方，从本土到全球的环境文学想象必须

探讨地方意识的文化和生态建构，因为地方意识在形成生

态意识、促进环境想象及消解环境危机的过程中至关重

要。爱德华·萨义德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

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

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分

析文学作品中的地方变迁、地方意识和地域文化。

地方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地方意识的

想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环境意识、地方忠诚感和

责任的建立。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认为，没有对自己所

在地方的了解和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滥用甚至毁灭。海

德格尔在谈及地方时，认为真实而诗意的栖居就是栖居

在自己的家，并承担起保护“家”的人文与自然的完整责

任。但是地方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正逐渐被现代主义对空

间的无节制开发和殖民化抹去，只剩下坐标轴上虚拟的

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也被打破，人们对地

方的归属感延伸为辐射状，核心不复存在。而正是文学想

象，尤其是神话和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现实，通过风景的陌

生化处理提供给人们鲜活而敏感的地方想象，重新构建

起人们的地方意识和忠诚感。

对于个体而言，地方意识就是一系列涵盖着地方体

验的积累，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是人类意识的凝聚。地

方意识的这种共时与历时变化凝聚在文学文本中，因而

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想象很有必要。英国小说家格雷

厄姆·斯威夫特、新西兰生态学家杰弗·帕克和美国环境

作家约翰·米切尔就跟踪、记录了一些地方的发展与消

亡，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良知，还有利于培

养地方忠诚感和责任意识。

地方意识在传统的环境写作和文学想象中较为微

弱，且局限于狭隘区域。未来环境批评应通过重新挖掘文

学作品中的地方意识，实现地方内在价值，并将对地方的

观照扩大到整个生态圈。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

缺的有机部分也要得到应有重视。在众多文学想象中，地

方和环境只是作为背景、事件的附属而存在，表现的是人

类赋予的象征意义，其自身价值却被泯灭，小说家豪威尔

斯在《现代婚姻》中对一个新英格兰村庄的描述就是一个

典型例证。在那些把环境作为重要形象的作品中也不例

外，哈代的小说《还乡》中，爱敦荒野被赋予了土著人的身

份，作为一个主题、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物及其行

动。但不管环境有多重要，哈代笔下的爱敦荒野终究还是

从属于男主人公克林·姚伯的故事，依然主要为刻画人物

形象或表征其隐喻意义服务。在这方面，爱伦·坡算得上

较早关注精神生态的作家，他的本土意识为其创作增添

了较多的美国元素，而从地域书写到精神生态的转变使

其作品“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对人类生存困

境的忧思”。传统写作大多关注局部地方，如美国女作家

芭芭拉·金索维尔的《记忆中的地方》和萨拉·奥纳·朱厄

特的《针枞之乡》等。而关于城市生物区域的文学想象更

是支离破碎，生态批评家抓住的也只是叙事、散文、诗歌

等文本对城市中个别自然符号的意外发现，缺乏对整个

城市和有机世界环境的考察。迄今为止，多数环境文学批

评依然只是立足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而这正说明拓展

学术视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当然，从整体思考并不意味

着抹杀地方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是重视生命的多样和

文化的多元，以创建更加和谐的文化沟通。

通过比较分析和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各民族、各地

区的环境意识、生存理念和观念习俗，可以发现影响人类

社会久远的文化模式和心理积淀，找到一种灵活的、具有

可操作性、能产生积极意义的批评理论和范式。跨文化的

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打通了人文科学内部、人文科学与自

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渠道，必将获得更新鲜饱满的学术视

野。探究文本中的地方意识差异、理解和想象地方变迁不

仅有助于培养环境意识，还有利于审视人类文化对环境

的深刻影响。

环境正义的兴盛与文学价值的重估

环境批评关注文本的现实关联和从本土到全球文学

想象的地方意识重构，更关注日益兴盛的环境正义。“环

境正义”以抵制环境的种族主义、捍卫在经济和政治上处

于劣势的群体（弱势种族、妇女等）的环境权利为宗旨，努

力实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上共

同的、全面的和广泛的正义。

在反思第一波生态批评理论悖论的基础上，环境批

评将视野扩大至包括性别、种族、伦理等社会领域，这将

促进文学作品中社会和历史叙事的挖掘与探讨，为环境

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可能性。生态中心主义是作为人类

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强调人类应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这似乎是解决生态危机的

最根本有效的伦理准则，其实却掩盖了诸多深层问题，其

理论自身也存在矛盾。它对激进的“放弃的美学”（即放弃

人的中心性）的追求否定了人的自由与独立，然而完全摒

弃人类的作用并无益于挽救环境危机。生态中心主义的

这种主张是个悖论，决定生物圈良性发展的是人，而且在

原则上也只有人能最终成为“监督者和领导力量”，试图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还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学话语霸权。这

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在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时应避免赋

予其过激的伦理和道德教化意义。若从美学的角度重读

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中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场”，

会发现它呈现给我们的是经历、发现和冥思，更像是一则

寓言或谜语，而非道德与伦理教化。

所有个体都有被保护免遭环境恶化侵害的权利，也

都有承担起捍卫自然的相应义务。历史和当代文本中不

乏对少数种族和劣势群体遭受身体和精神戕害的关注，

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麦尔维尔的《少女的地

狱》、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威廉·布莱克的诗歌等。澳大

利亚土著作家凯文·吉尔伯特的诗《庆祝88》、昆士兰女性

区域主义作家西娅·阿斯特利的短篇《虚构天气》等作品

揭示了澳大利亚主流文化对边缘化的亚文化的不公正对

待；此外印度文学中关于“生态流亡者”的叙事等都体现

了环境公正意识。这一方面要求我们重新调整文学批评

中的不平衡现象，尤其是调整对美国族裔写作、第三世界

国家环境叙事和国际经典环境文学缺乏足够关注的倾

向；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研究要具有新的全球的和历史的

眼光，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作品的其他价值或者放

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发掘其生态价值和社会意

义丰富文本意蕴。


